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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来临，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本研究依托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数据库，构建Probit计量模型对农村居民就业决策展开实证研究，并深入解析其内在传导路径。

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决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机制检

验发现，信息获取能力与工作能力是数字素养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结

果显示，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备很强的群体广泛性。基于此，建议政府大力培养农村居民

数字素养，完善农村地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同时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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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rofoundly affected all 
aspects of rural society. Based on the 2020 China Household Panel Survey (CFPS) database,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Probit econometric model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on rural residents’ 
employment decisions, and deeply analyzed its internal transmission pathway. The empirical re-
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non-
farm employment decisions of rural labor. The mechanism test reveals that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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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and work ability are important transmission paths for digital literacy that affect rural labor 
non-farm employment.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 that digital literacy has a strong 
group broadness for rural labor non-farm employment. Based on thi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vigorously cultivat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rural residents, improve the digital technol-
ogy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an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rural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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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据和信息已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深刻改变着传统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

依据《中国数字经济年度发展评估报告(2024)》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至 2023 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总规

模达到 53.9 万亿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达 42.8 个百分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产业对国内生产总

值增速的拉动效应达到 66.45%，显著成为驱动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能。在这一背景下，农民作为

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提升他们的素质与能力，尤其是数字素养。2024 年 10 月，中央网信办公布了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2024)》。该报告表明，农村地区农民的数字素养水平较低，与

城市居民尚存“数字鸿沟”。在我国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素养乃是农村居民消除数字

鸿沟、融入数字社会并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关键能力。 
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复杂多样，已有研究从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

研究表明，随着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增长，更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且教育回报率在本科阶

段达到最大[1]；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通过发挥时间释放效应促使女性劳动力兼业转移并提高农村女性非农

就业的概率，同时显著提高其非农就业收入[2]；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增加了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尤其是本

地服务业就业机会，促使不就业或者农业就业的女性更多转向本地非农就业，满足了女性平衡工作和家

庭的需求[3]；新农保通过提升家庭互联网接入以及影响农户的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农户非农就业的概率

[4]；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会对农村劳动力的心理健康产生短期的负向影响，进而会在短期内降

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可能性[5]。 
现如今，数字素养在许多领域都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社会。已有研究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方面

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能有效激发乡村精英农民群体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热情[6]；
同时，数字素养的增强有助于提高农户对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参与意愿，并促使其更积极地实施垃圾分

类行为[7]；在增收方面，数字素养的提升可以促进财产性收入增长[8]；此外，数字素养的提升能改善农

村居民的创业活动，进而助力减轻其多维贫困状况[9]；还有研究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客观就业质量的

提高，得益于数字素养通过拓宽信息获取途径所发挥的作用[10]。 
本研究以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非线性概率模型，系统考察数

字素养对乡村从业人员非农就业选择的作用效应，并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提供

了微观层面的机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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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数字素养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系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着重指出，个体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所积累的知识与技能，本质上是一种

宝贵的资本，能够为个人创造经济收益，拓宽就业机会[11]。在现代社会，数字素养已然成为这一理论框

架下极为重要的一种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产生着多维度的深远影响。一方面，数字素养

通过重塑农村教育内容和方式，成为推动劳动力非农就业转型的核心引擎。它使教育从传统文化课转向

实战型数字技能培训(如电商运营、智慧农业操作)，并通过在线课程突破地域限制，降低学习成本。这直

接赋能劳动力掌握高附加值技能，推动就业从低端体力劳动向技术岗位跃升，实现收入增长。另一方面，

数字素养通过重构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形态，显著促进非农就业升级。农村劳动力通过利用微信、抖

音和快手等平台接入跨地域行业社群，打破传统熟人网络的信息封闭性，直接获取全国各地的用工招工

信息。同时，数字信用(如支付宝芝麻分)替代人情担保，降低就业信任成本，同时提升信息核验能力，降

低了正规就业的门槛。最后，数字素养通过有效降低迁移成本环节驱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字技能

的使用(如网上招聘平台或政策数据库的使用)使得农村劳动力实现精准岗位匹配，降低其信息获取成本。

同时，农村劳动力通过提升数字素养，学习前沿的数字技术，能够迅速掌握新的工作技能，完成从传统

农业劳动力向适应现代非农产业需求的转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 
假说 H1：数字素养能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2.2. 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理论机制 

信息不对称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2]。信息不对称是指在经济活动或

交易中，参与双方所掌握的信息量或信息质量不一致，导致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或更准确的信息。数

字素养较高的农村劳动力，他们能够更熟练地运用数字工具主动搜索和获取非农就业的相关信息，拓宽

信息渠道，了解不同行业、地区的就业需求和薪酬待遇。同时，数字素养还增强了他们的信息分析和处

理能力，使他们能够对收集到的就业信息进行筛选、比较和分析，更准确地判断哪些岗位适合自己的能

力和兴趣。这种能力降低了与就业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避免了盲目求职，提高了就业匹配度和

满意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 
假说 H2：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力信息获取能力促进其非农就业。 
自身工作能力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起着重要影响。较强的工作能力意味着更高的就业竞争力和更

广泛的职业选择范围，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薪资待遇；相反，自身能力的不足可能

会限制他们的工作意愿和选择，使他们更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具有较高数字素养的农村居民可以利用

互联网等手段学习更多的知识与技能，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水平，从而使自己在就业环境中可以保持较

高的竞争力，从而推动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3： 
假说 H3：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自身的工作能力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3.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根据 CFPS 问卷当中不同的内容，可以大概

划分为以个体特征为主要内容的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以家庭背景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家庭问卷和以生活

自然与经济背景为主要内容的村居问卷三个方面，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等多个层面。

该项目目的是搜集我国社会发展变化数据，并为学术界进行相关研究和政府进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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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信息支持，其数据具有较强的公信力。本文选择其最新的 2020 年农村居民样本数据来进行研究，

经过清洗与质量控制，筛选出符合研究要求的有效观测数据共计 4241 份。 

3.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照阮若卉等的做法[13]，选择 CFPS 问卷中的问题“您这份

工作是农业工作还是非农工作？”来衡量农村劳动力工作的性质。在本文中，将从事农业工作，赋值为

0；从事非农工作，赋值为 1。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素养。借鉴李丽莉等学者的研究思路[14]，本研究基于 CFPS 数据，整合了 8

个数字素养相关的测量题项，并应用熵权法对各题项进行客观赋权，将数字设备接入、数字信息获取、

数字生活 3 个维度的数字素养子指标进行合成，得到综合的数字素养得分。(见表 1) 
 
Table 1. Digital literacy measurement indicator system 
表 1. 数字素养测度指标体系 

 维度 具体测量题项 赋值 

 数字设备接入 是否移动设备上网 是 = 1；否 = 0 

  是否电脑上网 是 = 1；否 = 0 

  是否看短视频 是 = 1；否 = 0 

数字素养 数字信息获取 是否网络学习 是 = 1；否 = 0 

  是否使用微信 是 = 1；否 = 0 

  是否玩网络游戏 是 = 1；否 = 0 

 数字生活 是否网络购物 是 = 1；否 = 0 

  朋友圈分享频率 从不 = 1；几个月一次 = 2；一月一次 = 3；一月 2~3 次 = 
4；一周 1~2 次 = 5；一周 3~4 次 = 6；几乎每天 = 7 

 
3) 机制变量：(a) 信息获取能力。结合已有研究和 CFPS 问卷内容，选择问题“互联网对你获取信息

的重要程度？”(按重要程度从 1~5 进行打分，1 表示非常不重要，5 表示非常重要)来衡量农村居民的信

息获取能力。分数越接近于 1，说明从互联网获取信息能力越弱；分数越接近于 5，说明从互联网获取信

息能力越强。(b) 工作能力。结合已有研究和 CFPS 问卷内容，选择问题“网络对你的工作有多重要？”

(按重要程度从 1~5 进行打分，1 表示非常不重要，5 表示非常重要)来衡量工作能力。分数越接近于 1，
说明从网络获取更多工作能力越少；分数越接近于 5，说明从网络获取更多工作能力越多。 

4) 控制变量：本文参考李晓静等的研究[15]，重点考察微观个体特征与家庭结构属性两个层面。具

体而言，个体层面指标包含性别构成、年龄、婚姻登记状态、工作稳定性、工作满意度、身体健康状况、

主观幸福感、政治面貌以及教育年限等维度；家庭层面的变量则包括家庭年收入总额、父母照料和家庭

规模(即家庭成员数量)。(见表 2) 

3.3. 模型选择 

鉴于核心因变量“农村劳动力是否参与非农就业”为二元离散变量(0~1 形式)，且其分布特征满足标

准正态分布前提条件，本研究选用二元 Probit 模型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民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具体的基

准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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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 iRLE 代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RLEi
∗ 为潜变量，如果RLE 0i > ，则RLEi

∗ 为 1，否则为

0；digitali 代表农村劳动力的数字素养； iX 则代表控制变量； 0β 为截距常数项； 1β 和 2β 分别为数字素养

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iε 为随机扰动项。 
 
Table 2.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 = 1；农业就业 = 0 0.63 0.48 0 1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素养 采用熵权法进行测算 0.10 0.10 0 0.42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 1；女 = 0 0.54 0.50 0 1 

婚姻状况 已婚 = 1；未婚 = 0 0.80 0.40 0 1 

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 1；小学 = 2； 
初中 = 3；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 4；大专 = 5；大学本科 = 6；
硕士及以上 = 7 

3.01 1.20 1 7 

年龄 岁 37.91 10.81 18 60 

工作稳定性 有编制 = 1；无编制 = 0 0.03 0.16 0 1 

工作满意度 
非常满意 = 5；比较满意 = 4；
一般 = 3；不太满意 = 2； 
非常不满意 = 1 

3.60 0.94 1 5 

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 = 5；很健康 = 4； 
比较健康 = 3；一般 = 2； 
不健康 = 1 

2.72 1.12 1 5 

幸福感 从 0~10 进行打分 7.35 2.09 0 10 

政治面貌 党员 = 1；非党员 = 0 0，02 0.12 0 1 

父亲照料 照顾 = 1；未照顾 = 0 0.22 0.42 0 1 

母亲照料 照顾 = 1；未照顾 = 0 0.26 0.44 0 1 

家庭人口规模 人 4.70 2.02 1 14 

家庭年总收入 过去 12 个月家庭总收入取对数 4.42 0.34 2.18 5.86 

信息获取能力 从 1~5 进行打分(1 表示非常不

重要，5 表示非常重要) 4.07 1.10 1 5 

工作能力 从 1~5 进行打分(1 表示非常不

重要，5 表示非常重要) 3.53 1.36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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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如表 3 所示，基准回归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随着模型(1)至(3)控制变

量的逐步引入，结果显示，即使在仅包含核心变量的模型(1)中，数字素养对促进非农就业亦存在显著的

正向作用。进一步观察包含最完整控制变量的模型(3)，其结果显示数字素养的边际效应估计值为 1.245。
这表明，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农民个体的数字素养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实现非农就业的

概率将提升 124.5%。因此，研究假设 H1 获得实证支持。 
 
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数字素养 
4.450*** 1.451*** 1.245*** 

(0.234) (0.275) (0.291) 

性别 
 0.311*** 0.312*** 

 (0.044) (0.048) 

婚姻状况 
 −0.032 −0.108 

 (0.064) (0.070) 

受教育程度 
 0.256*** 0.231*** 

 (0.022) (0.024) 

年龄 
 −0.035*** −0.042*** 

 (0.002) (0.003) 

工作稳定性 
 0.810*** 0.718*** 

 (0.225) (0.222) 

工作满意度 
 0.099*** 0.111*** 

 (0.023) (0.024) 

健康状况 
 −0.010 −0.012 

 (0.011) (0.021) 

幸福感 
 −0.010 −0.009 

 (0.011) (0.011) 

政治面貌 
 0.023 0.133 

 (0.213) (0.221) 

父亲照料 
  −0.105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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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母亲照料 
  −0.279*** 

  (0.060) 

家庭人口规模 
  −0.040*** 

  (0.012) 

家庭年总收入 
  0.334*** 

  (0.073)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098*** 0.432** −0.083 

(0.029) (0.172) (0.568) 

样本量 4241 4241 4181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稳健标准误。 

4.2. 稳健性检验 

第一，更换回归模型。由于本文使用的研究数据为分类变量，为了检验前文的回归结果是否可靠，

采用 Logit 模型替代原有 Probit 回归，结果如表 4 中稳健性检验一所示，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

上显著为正，这与基准模型的实证发现具有高度一致性。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非

农就业决策存在正向促进效应的研究假设，与前文一致。第二，剔除数字基础设施发达地区。鉴于我国

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梯度特征，各省份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异显著，可能导致农村人口数字

素养存在空间分异效应。依据《中国互联网应用发展统计报告》对省级行政单位的评估，确定广东、北

京、上海、浙江及福建为数字化建设前沿区域。因此，参考王杰等关于样本选择的处理方式[9]，将上述

高互联网普及率地区的观测值予以排除后重新进行估计。表 4 的稳健性检验二结果显示，在控制区域数

字化发展梯度因素后，农村劳动力数字素养系数仍在 1%水平上显著正向，其边际效应与基准模型估计值

保持统计一致性，进一步证实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稳健性检验一 稳健性检验二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数字素养 
7.626*** 2.304*** 4.385*** 1.284*** 

(0.422) (0.506) (0.245) (0.303) 

性别 
 0.538***  0.346*** 

 (0.082)  (0.050) 

婚姻状况 
 −0.231*  −0.095 

 (0.123)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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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受教育程度 
 0.396***  0.244*** 

 (0.041)  (0.025) 

年龄 
 −0.070***  −0.042*** 

 (0.005)  (0.003) 

工作稳定性 
 1.544***  0.796*** 

 (0.481)  (0.243) 

工作满意度 
 0.193***  0.116*** 

 (0.041)  (0.025) 

健康状况 
 0.193***  −0.018 

 (0.041)  (0.022) 

幸福感 
 −0.013  −0.012 

 (0.019)  (0.012) 

政治面貌 
 0.186  0.107 

 (0.391)  (0.223) 

父亲照料 
 −0.191*  −0.104 

 (0.108)  (0.066) 

母亲照料 
 −0.481***  −0.298*** 

 (0.101)  (0.062) 

家庭人口规模 
 −0.069***  −0.049*** 

 (0.021)  (0.013) 

家庭年总收入 
 0.570***  0.312*** 

 (0.128)  (0.077)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183*** −0.066 −0.152*** −0.352 

(0.047) (1.025) (0.030) (0.549) 

样本量 4241 4181 3806 374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稳健标准误。 

4.3. 内生性检验 

数字素养反映个人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在因果识别中可能产生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致使估计偏误，

如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以及变量测量误差等。参考杜凤军等的研究[16]，将农村劳动力对互联网信息

渠道的重视程度作为工具变量。数字素养越高的农村劳动力，对互联网信息渠道越重视，符合相关性要

求。此外，农村劳动力对互联网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评价是一种主观认知，不会对其非农就业造成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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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符合外生性要求。表 5 报告了内生性检验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数字素养在

1%的统计水平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逻辑推论一致。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潜在内生

性偏误后，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在 5%的统计水平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与基准回归

的结论一致，表明在用工具变量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依然显著。 
 
Table 5. Endogeneity test results 
表 5.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数字素养 
 4.407** 

 (2.089) 

工具变量 
0.585***  

(0.07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4186 418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稳健标准误。 

4.4. 作用机制检验 

基于前述理论探讨，信息获取能力与工作能力可能是数字素养作用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键中介

机制。数字素养较高的农民，能够有效利用多种互联网工具及平台，突破地域空间的制约。此举不仅能显

著拓展其社会交往范围，还有助于精准识别并有效整合社交网络中蕴藏的各类资源，从而为个体发展创造

更多机会。选取 2020 年 CFPS 数据库中“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这一问题来衡量农民的信息获

取水平。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能够更好地帮助农民从互联网中学习各种知识与技能，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

水平，从而加强农民对工作的适应性与匹配度。选取 2020 年 CFPS 数据库中“网络对你的工作有多重要？”

这一问题来表示农民的工作能力。表 6 报告了作用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估计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农民

信息获取能力和工作能力均产生正向影响且显著，表明数字素养提升有助于提高农民的信息获取能力和提

升农民自身的工作能力，从而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据此，H2 和 H3 得以验证。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mechanism of action test 
表 6. 作用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 信息获取能力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工作能力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数字素养 
1.861*** 1.245*** 2.677*** 1.245*** 

(0.199) (0.291) (0.245) (0.291) 

信息获取 
 0.061***   

 (0.020)   

工作能力 
   0.041**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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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4186 4181 4181 4181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稳健标准误。 

4.5. 异质性分析 

农民群体基数庞大且结构多元，其内部不同特征个体的数字素养存在显著差异。深入探究数字素养

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异质效应，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这一现象。借鉴现有文献普遍做法，本研究重

点从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三个维度进行异质性检验。其中，年龄维度依据生命周期理论，将样本划

分为 45 周岁以下(青年组)和 45 周岁及以上(中老年组)；受教育程度维度以九年义务教育为界，将文盲/半
文盲、小学及初中学历归类为低教育水平，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及以上学历归类为高教育水平。根据表 7
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在性别(男性/女性)、年龄组(青年/中老年)和教育层级(低/高)等不同维度下，数字素养

均显著提升了各特征群体农民的非农就业水平。该结果证实数字素养在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方面具有广泛

适用性，同时凸显了增强农民数字能力对于保障全体农民共享数字时代收益的关键价值。 
 
Table 7.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表 7. 异质性检验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男性 女性 青壮年 中年 低学历 高学历 

数字素养 
0.941** 1.957*** 1.521*** 0.284 1.218*** 1.303** 

(0.373) (0.473) (0.335) (0.635) (0.351) (0.55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2250 1915 2945 1199 3042 113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稳健标准误。 

5.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20 年 CFPS 数据，通过构建 Probit 计量模型对数字素养与农村人口非农就业行为之间的

作用关系及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探讨。结论如下：第一，数字素养的提升可以推动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

通过更换 Logit 模型以及剔除数字基础设施发达地区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一致，具有较

好的稳健性。第二，数字素养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工作能力，进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

农就业。第三，从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来看，数字素养对女性、青壮年、低学历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

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千兆光网进村入户”与 5G 网络规模化部署，优先

覆盖行政村、农业产业园、物流基地等重点区域，消除城乡网络代差。设立农村数字基建专项资金，重

点支持光纤铺设、基站建设等骨干工程；同时通过税收减免、用地审批优化等政策，引导电信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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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企业下乡参与。第二，应着力推进农村人口数字素养培育建设。构建覆盖数字化终端操作、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及网络安全防护意识的系统化培育体系，通过提升劳动者数字技能储备，促进数字技术红利

向农业生产领域深度渗透。设立地方数字素养专项基金，允许用地方政府债券支持培训基建。将村民数

字技能达标率(如会视频问诊、在线维权等)纳入乡镇干部 KPI 考核等。第三，深化非农职业技能开发机

制。重点实施面向新型城镇化需求的专项培训计划，着重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对现代服务业与新兴产业

岗位的适应能力，特别是提升其对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转型机遇的辨识与把握能力，提升农村劳动力利

用数字工具对非农就业资源的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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